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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 漢書》 學與北朝文學的漢代傳統

蔡丹君
【摘 要】中古時期 《漢書》學的發展，離不開十六國北朝時
期北方地區的人們對 《漢書》的闡釋、研究和利用。 廣爲流行的
《漢書》故事，重新構建了新時代所需要的漢代歷史，從而爲北朝
《漢書》學奠定了社會基礎。在這個多民族融合的南北分裂時期，
正統與華夷等觀念被不斷申明、強調，北方地區的政權紛紛向《漢
書》尋求政治借鑒，《漢書》被作爲典章參考，進入實際的政治生
活。北朝後期，北齊南來士人顔之推爲代表的 《漢書》學研究，融
合南北學術之長，是北朝《漢書》研究獲得新的學術成就。受時代
影響，北朝《漢書》學對文學發展的影響同樣深遠，一方面，《漢書》
學影響了北朝史傳文學的發展，崔鴻、魏收等史家皆以《漢書》爲
標杆來撰史；另一方面，《漢書》學也引導了人們對漢代文學有所
推崇和繼承。
【關鍵詞】北朝 《漢書》 《漢書》故事 北朝文學

中古時期，《漢書》、漢代歷史與官制的相關著作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它
們共同建構起了當時人們有關漢代的歷史認識 。前人對此已經有很多研
究，但研究著力之處，一般偏重東晉南朝 。這可能主要是因爲，北朝經籍
散佚嚴重，傳世文獻中缺少記載。史書書志中，鮮能看到北人 《漢書》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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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政治文化視野中〈漢書〉文本的形成》，載於《文學遺産》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２７—３８ 頁。
陳君：《〈漢書〉的中古傳播及其經典意義》，載於《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４—７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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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記録。僅知《舊唐書·經籍志上》“史部”載有崔浩《漢書（當作“紀”）音
義》二卷 。另外，見載史書的還有西涼大儒劉昞删三史而作之 《史略》 ，
是史抄性質的抄撰之作。南朝的 《漢書》學著作，則要多於北朝，僅書志所
録，就有：劉寶撰《漢書駁義》二卷、陸澄撰《漢書新注》一卷、孔文詳撰《孔
氏漢書音義抄》二卷、韋稜撰 《漢書續訓》二卷、姚察撰 《漢書訓纂》三十卷
等 。因此，瞭解北朝《漢書》學，可能要超越書志所録，不僅看到這些由字
義推尋而知的學術著作，也要轉向對十六國北朝史的整體把握，看到 《漢
書》在政治與社會中實際發揮的作用。
《漢書》對十六國北朝時代的影響十分深遠。在相關史料中，討論漢代
歷史人物、辨析漢代制度優劣的内容十分常見。“漢代故事”在各個階層都
十分流行，且可能作爲重要的行事參考。十六國胡主對於自身政權的辨
識，大多將自身的正溯源流推及到漢代。在北方地區，先後以 “漢”爲國號
或者自稱“漢王”的政權，有明文記載的就有五個，分别是並州匈奴劉淵、蜀
地賨人李特、魏末佛教起義者法慶、魏末農民起義者邢杲和叛梁者侯景等。
北魏遷平城後，改國號“代”爲“魏”，有“漢魏交替”之意。北魏主張東漢滅
亡後分爲“北夏”與“南夏”，南夏指曹魏、司馬晉，北夏指拓跋氏，南夏和北
夏都是“漢魏交替”，北魏通過這樣的國號命名，來找到自身在中華歷史中
的位置 。
北魏時期，在政治力量的推動下，《漢書》研究達到了高潮。人們在術
數和禮樂、政治、法律、財政制度、外交、西域地理等多個方面，都直接引鑒
《漢書》並加以討論。從現存史料來看，《漢書》在政治與學術討論中被引用
和討論的頻率，超過了其他漢代相關的史著，比如 《史記》、《後漢書》、《續
漢書》等等。這些反映在史料中的内容，正是北朝《漢書》學成果的政治實
踐。北朝《漢書》學的發展，對文學發展也産生了很大影響。北方少數民族
政權尊崇漢代最根本的目的，是爲了肯定政治權力正統性。《漢書》學蓬勃
發展所帶來的歷史感，導致了這一時期在對前代詩學傳統進行回溯時，目
光常常落在漢代的一些文學現象和文學觀念上。受正統論的影響，史家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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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１９６６ 頁。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五二《劉昞列傳》，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１１６０ 頁。
（宋）宋祁撰：《新唐書》卷五二《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１４２３ 頁。
③ （宋）歐陽修、
——北魏道武帝期における魏號制定問題をめぐって》，載於
④ 佐藤賢：《もうひとつの漢魏交替—
《東方學》第 １１３ 輯（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５—３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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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學家撰詩文，多以漢代之文史爲取法對象。以下試聯繫史料，詳細
證之。

一、“漢代故事”與北朝《漢書》傳承的社會基礎
從十六國時期以來，《漢書》常與“五經”並列，被列入鄉里士人的學習
内容之中。鄉里士人幼年在鄉里私學中受學的内容，往往包括了五經與
《史》、《漢》。在這一點上，甚至無有民族差異。如並州匈奴劉氏，其受學過
程與一般漢族士人無異。“（劉元海 ）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 《毛詩 》、
《京氏易》、《馬氏尚書 》，尤好 《春秋左氏傳 》、《孫吴兵法 》，略皆誦之，
《史》、《漢》、諸子，無不綜覽。” 他的兒子劉宣，同樣受學於鄉里，“師事樂
安孫炎”，好《毛詩》、《左氏傳》，而且也常讀《漢書》，並反復詠之 。永嘉之
亂後，劉殷没於劉聰，累至侍中、太保、録尚書事，殷有七子，五子授以 “五
經”，“餘下二子則授以《史記》、《漢書》” 。錢穆評價説：“劉淵父子皆粗知
學問，淵師事上黨崔游，習毛 《詩》、京氏 《易》、馬氏 《尚書》，皆是東漢的舊
傳統。”
劉淵所成立的漢政權（史稱漢趙或前趙），是歷史上第一個以“漢”命名
的十六國民族政權。劉淵以此命名，除了是爲了追溯民族身份，自命“漢室
之甥”以外，也是爲了區别於晉。當時，劉淵在北方所遇到的反抗力量，大
多以晉爲名。直到劉聰之時，臣子仍然認爲“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
之懷猶盛” 。這種思晉之懷，首先就體現在涼州政權上，他們一直使用建
興年號，以晉臣自居。而遼東的慕容氏政權，也建立了與南方的外交關係，
接受東晉政權的封號。所以，劉淵稱“漢”，不僅僅是爲了追溯民族本源，以
取得民族認同，同時也是宣揚對抗晉室的政治立場。
生逢亂世，《漢書》中的英雄故事在當時頗爲流行。劉氏家族長期閲
讀、研究《漢書》，常以漢室自比。如劉宣 “每讀 《漢書》，至 《蕭何》、《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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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一〇一《劉元海載記》，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２６４５ 頁。
《晉書》卷一〇一《劉元海載記附劉宣載記》，第 ２６５３ 頁。
第 ２２８９ 頁。
③ 《晉書》卷八八《劉殷傳》，
北京：商務印書館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８４ 頁。
④ 錢穆：《國史大綱》，
第 ２６６１ 頁。
⑤ 《晉書》卷一〇二《劉聰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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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二公獨擅美於前
矣。’” 劉淵族子劉曜，“常輕侮吴、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
也” 。在《漢王令》中，劉淵歷數漢代歷史，以漢代之興亡作爲歷史參照，
甚至“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而前趙
對待劉淵，也將之視爲漢皇。劉聰之子劉約，重病幾死而後蘇，自稱夢見劉
淵於不周山和昆侖山之間 。這其實也是將民間雜傳中的漢皇形象，進行
了加工。石勒的寵臣張賓是自薦於胡主的，極有膽識。未遇石勒之前，他
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在亂世之中，以
成爲張良這樣的名臣爲理想，認可“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最後終獲成
功，“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
與爲比也” 。東漢光武帝的中興故事，同樣在此時流傳極廣。“皝曰：‘舊
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
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 這些都反映了亂世之
中，《漢書》故事中那些英雄草莽的一面被民間吸收、演義並且濃墨重彩地
傳播開來。
在十六國時，《漢書》中的漢代故事大量出現在君臣之間的口頭對話
中。一個常見的例子，是以 《漢書》中的歷史掌故，來進行君臣勸諫。如劉
聰的大臣們諷諫劉聰不可任用宦官，稱：“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群閹
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 後趙建立者羯族石勒，不知書，他學習前
代故事，主要依靠臣子口頭朗讀。而 《漢書》是其主要參考對象，在聽取故
事時，還會加以評價。“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
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 《漢書》，聞酈
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
有此耳。’” 石勒又問臣子，將自己擬於古往今來哪位帝王，最後他評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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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８１６—２８１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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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歷代帝王，自稱“朕當在二劉之間耳” ，“二劉”即劉邦與劉秀，同樣是
以漢代帝王爲參照。而且，在他的評價中，漢代的歷史形象是最爲正當的：
“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當並驅於
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
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慕容氏前燕政權將漢代歷史故事上升爲歷史借鑒。在上表東晉的内
容中，他們歷數漢代故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
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内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
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
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
易軌，可無覆墜。’” 慕容儁時常煒上言，同樣引用漢代故事，“然禮貴適
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又説：“吴起、二陳之
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
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 這些都反
映了漢代故事從民間而升至統治者政治視野的過程。
在十六國時期，復古漢代最爲明顯的地區，是關中地區。苻堅政權定
都長安，以漢自比。他對漢代故事十分熟悉，且和石勒一樣善於評點，多引
《漢書》。“（苻）堅南遊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
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 又，（苻）堅曰：
“漢祖與項羽争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
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
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黄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
群臣賦詩。” 苻堅的西域政策，是以漢代爲標杆的，在獲得車師、鄯善等國
臣服後，以吕光、姜飛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自比兩漢伐匈奴 。
關中地區在前後秦時期進入安定階段，漢代的政治治理故事遂開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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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徵引。姚萇曾自我評價：“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
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姚秦時代的名臣尹緯，同樣是“性
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尹緯對姚萇的諷諫，也往往以漢代故事來作
比。姚萇曾想引段鏗爲侍中，尹緯固諫以爲不可，並多次嘲諷段鏗。姚萇
因此質問尹緯：“‘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
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
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
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 這番論辯，最後以姚萇
自慚告終。
當時對於漢代文化的崇尚是十分突出的。其中諸多與漢魏相同的器
物，説明了當時的復古風尚。韋正 《關中十六國考古的新收穫———讀咸陽
十六國墓葬簡報劄記》指出，長方形果盒、雙耳託盤等是具有魏晉時代特色
的陶器，也是判斷十六國墓葬的重要依據。這些器物之外的十六國普通陶
器幾乎與魏晉時期没有多大變化。更有甚者，具有漢代特色而魏晉墓中尚
未發現的一些器物在十六國墓中出現了，如多枝燈和陶倉，多枝燈在西安
草場坡、長安縣韋曲、咸陽平陵墓中都有出土。咸陽文林社區前秦墓葬的
陶器面貌似乎比魏晉時期還要原始，還要接近漢代。發掘出的牲畜、倉廚、
明器與東漢魏晉幾乎完全相同。這些現象有力地説明關中地區漢魏十六
國以來經濟生活的連貫性，世家大族的經濟基礎和生産方式没有因政權的
更迭而發生劇烈的變化。關於西安北郊經濟技術開發區的 Ｍ２１７ 可信爲一
座北魏早期的墓葬，這座墓葬中既出土鮮卑裝束的騎馬鼓吹俑，又出土不
見於咸陽平陵和草場坡墓的排蕭俑和樂器難辨的伎樂俑，韋正談道：“這種
伎樂俑在關中地區存在一個世紀以上，貫穿整個十六國時期。在關中地區
爲數不多的其他北魏墓和西魏北周墓葬中，再也没有發現這種伎樂俑。看
來，北魏控制關中地區之後，這個地區的音樂文化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漢
族音樂文化在北方地區的斷絶大概是從北魏開始的，北魏與十六國政權雖
然都是少數民族，他們對待漢族音樂文化的態度看來存在較大的差異。”
這種差異即在於關中地區少數民族漢化程度較深，而北魏則是較晚來到中
①

②

③

《晉書》卷一一六《姚萇載記》，第 ２９７０ 頁。
《晉書》卷一一八《姚興載記下》，第 ３００４ 頁。
——讀咸陽十六國墓葬簡報劄記》，載於《考古與文物》２００６
③ 韋正：《關中十六國考古的新收穫—
年第 ２ 期，第 ６３ 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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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少數民族，漢化程度不如關中地區的少數民族，而在對待音樂的這種
態度的基礎上，非常容易發起對歷史的追溯和新的復古。
“漢代故事”不斷發展，以至於被視爲“漢典”並加以執行，是在北魏以
後。北魏初入中原時，將劉徹殺昭帝之母鉤弋夫人的故事，發展爲子貴母
死的制度 。“初，帝母劉貴人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
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
之計。’” 《魏書》中“史臣曰”中云：“鉤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
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 此事影響十分深遠。孝文帝去
世之前，對後宫也是極爲警惕的。“高祖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宫久乖陰
德，自絶於天。若不早爲之所，恐成漢末故事。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别宫，
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 田餘慶認爲，此時的道武帝尚未達到可以
隨意運用漢典創業垂統的文明程度，《魏書官氏志》中稱他還有溯古的傾向：
“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皆擬遠古雲鳥之意。”因此
道武帝此時所謂的“遠同漢武”，不能作爲他將立其子而殺其母的認識來源與
直接依據 。事實上，“漢代故事”在整個北魏政治中被借用的情況，大多是
表面承續漢代傳統，實則只是利用史書所載作爲政治掩飾用的。基本上，
統治者需要什麽樣的漢代故事，什麽樣的漢代故事就會流行於君臣之間。
北魏孝文帝以後，漢武帝與汲黯之間的君臣故事頗爲流行。“（任城
王）澄又謂（崔）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脱粟飯，卧布被，云其詐
也。於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歎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道
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
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 漢武帝和金日磾之間的故事，也
獲得了引用和讚頌。這些都反映了當時的人們對孝文帝改革的支持。“高
祖引陸睿、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
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
教。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田餘慶：《北魏後宫子貴母死之制的形成與演變》，載於《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 頁。
第 ４９ 頁。
② 《魏書》卷三《太宗紀第三》，
第 ３４１ 頁。
③ 《魏書》卷一三《列傳第一》，
第 ３３４ 頁。
④ 《魏書》卷一三《列傳第一》，
載於《拓跋史探》，第 ４ 頁。
⑤ 田餘慶：《北魏後宫子貴母死之制的形成與演變》，
第 ４６７ 頁。
⑥ 《魏書》卷一九中《列傳第七中任城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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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睿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
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悦。” 孝文帝很愛聽取一些漢興故事。
“（太和）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部，古稱陸海，
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啟，欲朕都此。
昔婁敬一説，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説朕，仍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
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對曰：‘昔漢高祖起於布衣，欲藉險以自固，婁
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
愚臣獻説，不能上動。’高祖大悦。” 爲了迎合喜愛漢興故事的孝文帝，臣子
力諫時，也會使用漢代故事，來引起孝文帝的重視。
處於盛世之際，普通士人喜歡談論的 “漢代故事”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英雄起義故事逐漸退潮。在北魏後期，因爲選舉制度出現缺陷，導致了“失
才”的局面。此時的鄉里士人，會利用相類似的漢代故事來表達自己的失
意，例如：“（裴）宣家世以儒學爲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仕漢
文之世，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
志，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禄後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哲，可以言歸矣。’
因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
至北魏末年，以“漢代故事”來掩飾政治的行爲就更多了，討論漢代興
亡的故事也更多。靈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因此諮詢侍中崔光：
“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攝行初祀。” 胡太后將爲家族
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
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
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
穆，權置園邑三十户，立長丞奉守。” 崔光此處引用漢代故事，也是爲胡太
后的行爲作出掩飾。對於外戚胡國珍權勢地位的上升，也是在崔光的幫助
下獲得正當合法名義。“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
門至於宣光殿得以出入，並備幾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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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書》卷二一上《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第 ５５１ 頁。
《魏書》卷三六《李順附李冏傳》，第 ８４１—８４２ 頁。
第 １０２３—１０２４ 頁。
③ 《魏書》卷四五《裴駿附裴宣傳》，
第 ３３８ 頁。
④ 《魏書》卷一三《列傳第一》，
第 １８３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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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王懌較早意識到北魏政權所面臨的危機，常在談論、上表中曾因侍宴
酒酣，乃謂高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
渭陽之資，遂纂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 清河王懌還在諫胡
太后時，提到了漢末故事：“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
居正，防遏奸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
今不異，遂能詃誘生人，致黄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
垣奸，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東魏静帝之死，“詔凶禮依漢大將
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 。
北齊以後的相關史料中所反映的 “漢代故事”仍然不少。諸多材料證
明，當時對《漢書》的研習也十分常見。北齊孝昭皇帝高演，“篤志讀 《漢
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 當時河間地區，仍以習 《漢書》爲務。
邢邵“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娱，不暇勤業。嘗
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
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 。北齊君主暴虐，會從反
面來利用漢代故事。“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佈新。’文宣謂韶曰：
‘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 祖珽
與文宣帝之間的辯論，亦圍繞“漢代故事”來進行。“珽又曰：‘陛下有一范
增不能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
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
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張
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疏外之
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己及子，俱保休
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
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
從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北方的人們研習 《漢書》，熟悉漢代故事。這些
構成了北朝《漢書》學的社會基礎。在當時的南方，同樣會流傳一些漢代故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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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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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書》卷二二《清河王傳》，第 ５９２ 頁。
《魏書》卷二二《清河王傳》，第 ５９２ 頁。
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７９ 頁。
③ （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卷六《帝紀第六孝昭》，
第 ３８８ 頁。
④ 《北齊書》卷二八《元韶傳》，
第 ４７５ 頁。
⑤ 《北齊書》卷三六《邢紹傳》，
第 ５１７—５１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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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北齊陽休之在《陶淵明集》置入的《集聖賢群輔録》爲例，其中所收録
的來自《漢書》的故事有數則。這些故事同樣是具有傳奇色彩的，但是没有
出現在北朝史料之中。這些故事，應是作爲 “雜傳”存在的史抄資料，它們
與北方正史中存在的漢代相關資料有很大的不同。録之如下：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士安云：“並河内軹
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
右二疏。東海人。宣帝時，並爲太子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朝廷以爲榮。授太子《論語》、《孝經》，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
之二疏。見《漢書》。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絜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爲二唐，比楚二龔。後皆
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絜己，乃點反汙。”
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章、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並奢豪富侈，招賢下士。
谷永、樓護，皆爲賓客。 時人爲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
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侈擬五侯。”
①

那麽，究竟該如何理解 “漢代故事”、尤其是來源於 《漢書》的 “漢代故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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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十六國北朝的流行呢。一方面，這反映了北方地區長期以來的民族
文化認同心理。十六國胡主並不在歷史文化的追根溯源方面強調自己的
異族身份，而是認爲自己亦是身處中原歷史一脈之中。産生這種歷史感受
的主要原因之一，應該是由於十六國時期政權動盪，國家亟盼統一，故而在
歷史感受上偏向於集體比擬漢初歷史。而更有可能存在的一種原因是，漢
代歷史此時在民間已經被“演義”化了，它們普遍存在於閭巷之間。人們對
於漢代歷史的精神消費十分平常，人們對於“漢代故事”的理解已經不是存
留於對其一般史實的瞭解，而是轉化爲一種文學層面的瞭解，即將歷史史
實加以了故事化。而史實的故事化，是文化在底層社會流行之後的一種通
俗狀態。一種對於歷史記憶的分享，既是屬於這個時期的歷史感覺，也是
爲新的政權尋找政治依據。漢代故事在十六國北朝時期不斷爲統治者引
用，作爲政治借鑒。這種借鑒，使得“故事”二字成爲一種施政方式。重複、
模擬漢代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被視爲合法。這反映了《漢書》在人們心
目中“等同五經”的地位，它所記載的内容，相對而言易於被接受和認可，類
似於《春秋 》故事被徵引的軌跡和邏輯那樣，逐漸從史書變成一種政治
語言。

二、《漢書》研究與北魏政治改革
北朝《漢書》學，主要是指的北朝《漢書》研究。這一研究，首先指的是
關於《漢書》字、義等方面的文本研究，其次是關於《漢書》思想、内容研究及
其實踐。《漢書》能够成爲十六國北朝政治語言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究其根
本原因，是《漢書》被不斷納入到了政治實踐。尤其是北魏的政治改革，基
本上是以《漢書》研究爲基礎的。從十六國時期開始，人們反復利用《漢書》
作爲施政之指導。這使得自十六國以後的 《漢書》學發展具有深刻的政治
烙印。漢代制度在此時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獲得了充分的復現，甚至構成了
北朝政治改革中的中心意識形態。
陳君研究並指出，在中古時期 《漢書 》的流行程度，超過了 《史記 》 。
①

①

陳君：《〈漢書〉的中古傳播及其經典意義》，載於《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４—７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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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在北方地位的驟然升高，與易代之際的歷史認知有關。人們看到了
西晉覆亡，希望“興邦復業”，建立漢代一樣的功業的心理有關。對比即將
崩塌的西晉政權，漢代被渲染的“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歷史形象，
獲得追崇。從西晉末年至於隋代，北方就成立過多個以 “漢”爲名的政權。
自稱“漢氏之甥”的并州匈奴劉氏，建立了漢政權。李雄從弟壽殺期僭立，
自號曰漢 。北魏時期發生的一宗佛教起義，起義者自號漢王：“法慶以歸
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 北魏後期，“幽州平北府
主簿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户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署漢王，號年天
統” 。而侯景之亂爆發後，侯景僭僞位於建鄴，亦自稱曰漢。
《漢書》所録漢代制度，在此時已經廣受十六國胡主治國所取法。在慕
容氏深耕遼東的諸多政績中，他們對於漢初土地政策的借鑒是很令人矚目
的。慕容皝記室參軍封裕的上諫中説道：“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
有志勤在公、鋭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
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 這對於安頓流亡而來的遼東大族，頗有休
養生息之意味。慕容儁時期的給事黄門侍郎申胤上言恢復漢代的部分禮
儀制度。這些聲音，可以視爲此後北魏所吸納的舊燕之地的漢族士人提倡
從《漢書》中借鑒禮法的前奏。
北魏國號的改定，與北方地區的《漢書》研究最爲相關。而這一建議正
是來自於慕容氏長期統治的河北地區，該地有研究《漢書》的傳統。北魏的
國號，直接與“漢”相承。當時一部分人仍然希望是以“代”爲號，但是北魏
道武帝堅持自己的看法，認爲自名爲魏，更能對“控制遐國”“民俗雖殊，撫
之在德”有利，因此，下詔曰“宜仍先號，以爲魏焉” 。道武帝篤定的意見，
其實來自於崔玄伯。玄伯的建議裏，最爲觸動道武帝的，應是這段十分平
易的文字：“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強楚，故遂以漢爲號。國家雖統北
方廣漠之土，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國之初，改
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魏土。夫 ‘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
①

②

③

④

⑤

《晉書》卷一二〇《李特載記》，第 ３０２１ 頁。
《魏書》卷一九上《景穆十二王列傳》，第 ４４５ 頁。
第 ２５８—２５９ 頁。
③ 《魏書》卷一〇《孝莊紀》，
第 ２８２３—２８２５ 頁。
④ 《晉書》卷一〇九《慕容皝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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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魏書》卷二四《崔玄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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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 天興三年（４００）十二月，道武帝
所下《天命詔》，暗含了對這類以漢自比的政權的批判：“世俗謂漢高起於布
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堯統，曠世繼德，有蛇龍之徵，致雲彩
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 而
他的帝王之業，是爲了恢復自吴楚以來斷絶的 “《春秋 》之義，大一統之
美” 。崔玄伯同樣是河北地區的《漢書》學傳承者，曾陪侍高祖讀《漢書》，
講述《漢書》中的“漢代故事”：“太祖曾引玄伯講 《漢書》，至婁敬説漢祖欲
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朝
臣子弟，雖名族美彦，不得尚焉。”
崔玄伯之子崔浩，也是北魏《漢書》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崔浩對《漢書》
的利用，主要是在讖緯術數方面：“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
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
一，四方嶽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
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
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
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
削，主弱臣強，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
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
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 崔浩經常與同僚談論 《漢書 》，曾在登高陵之
時，“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
皇、漢武帝之違失。”崔浩在與其他人的争辯過程中，也多次徵引 《漢書》之
具體内容。在與李順争辯是否征伐河西時，崔浩引用過 《漢書 · 地理志》：
“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 · 地理志》稱：“涼州之
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水草之地築城
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絶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曹，溉灌數百萬頃乎？
此言大抵誣於人矣。’” 崔浩在處理北涼相關事務時，常引《漢書》，其《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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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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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表》談到了自漢代以來涼州的情況，建議不要遷徙其民：“昔漢武帝患
匈奴疆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
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
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全面建立在此前數代研究《漢書》的基礎之上。當
時的人研習《漢書》的大有人在，如：“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
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贊》及季父 《司空沖誄》。” 參與到北魏政治改革
中的著名學者，他們大多有傳習《漢書》的學養經歷。“劉芳、李彪諸人以經
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縻以好爵，
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 來自漢代的制度舊式，此時不斷獲
得強調。如高閭所説：“太古既遠，事難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
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
此言之，不爲即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人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
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册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
以副群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
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謁。”
孝文帝巡遊洛陽，可以視爲一次對周漢歷史遺跡的巡覽。孝文帝發起
向漢代歷史的全面回溯，並以制度爲之呼應，反映了他對自身正統性的定
位和對大一統的期待。爲了證明北方是正統所在，孝文帝君臣引用漢代的
地理概念：“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荊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
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
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 孝文帝改革一直被理解爲
民族性的改革，而從歷史變遷視野的角度來看，他的改革更接近於向前代
尤其是漢代發起的復古，以此“徑承漢統” 。
北魏政治改革幾乎涉及到了漢代制度的各個方面。例如，北魏恢復了
漢代采詩制度和觀風俗制度。“夏四月丙辰，詔尚書長孫稚巡撫北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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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０８ 頁。
⑤ 《魏書》卷五四《高閭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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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在禮樂方面，“漢禮”是北魏制定諸儀的主要參照。“博士曹褒睹詔
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爲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
及魏晉之日，修而不備。” 北魏恢復了漢代的俸禄之制。這是中古官僚制
度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對此後影響深遠。平城時代，君臣無俸禄，高允一
家，尚需躬耕。此外，人們根據《漢書》來確立度量衡 。甚至於錢幣制度，
都參考漢制。
總之，北魏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漢書》被視爲具有參考意義的典章。
從史料内容看來，在改革的過程中，以典章來平息争議，緩和民族衝突，是
當時北魏諸帝對待拓跋鮮卑貴族異議的一種辦法。隨著北魏統治的日漸
鞏固，這些討論和争議並没有減少，而是開始轉移到了學術層面，政治上的
針鋒相對開始被隱晦起來。
①

②

三、北朝《漢書》學的學術特點及其歷史演進
北朝《漢書》學的學術成就，過去被討論得少。因爲幾乎没有任何一部
完整的北朝《漢書》學著作存世，相關的直接材料很少。北朝《漢書》學的成
就，主要體現在零散的史料之中。北朝 《漢書》學與時代政治需要緊密貼
合，因此，其成就首先體現在對漢代制度的揣摩、討論和實踐等方面。尤其
是在讖緯、術數和禮樂方面，有一些矚目的成果，爲史書所録。而且，在北
朝《漢書》學形成與傳播的過程中，受到整體回溯到漢代的時代氛圍影響，
《漢書》學的周邊，也圍繞了其他漢代典籍的研究，關於這些典籍内容的討
論，例如司馬彪《續漢書》、范曄 《後漢書》、劉氏父子 《洪範五行傳》 、《星
傳》等，往往也與《漢書》學相呼應，這是值得注意的。《漢書》學在北魏到
北齊發展的過程中，很多學術觀點形成之後，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引起了後
代人對前代人的反思和再討論甚至否定。特别是關於禮樂的研究，在前人
研究《漢書》的成果基礎上，又向縱深發展了很多，不斷推進北朝學術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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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而到北齊以後，南朝學術北傳，北朝 《漢書》學又出現了很多融合南朝
《漢書》學的傾向，這主要體現在顔之推《顔氏家訓·書證》之中。以下詳細
闡述北朝《漢書》學這四個主要的學術特點並分析其歷史演進過程。
崔浩對《漢書》的利用，主要是在讖緯術數方面：“‘《漢書》載王莽篡位
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
卑削，主弱臣強，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
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
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 與崔浩並稱的高允，對 《漢書 》研究同樣極
深。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 。高允所作
魏曆，是針對漢曆修改而完成的：“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
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並識前史
之失，别爲魏曆，以示允。” 高允因此與崔浩産生争論，高允舉例《星傳》所
録，爲衆所嘆服 。
李彪《表上封事七條》是一篇對“漢制”研究精深之作。這七條中有六
條引用了漢代歷史、制度作爲言事依據。第一條反對奢侈靡費，文中強調
“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第二
條是言及嫡長之制，舉例光武時事：“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
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土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
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
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
佚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佚之傅漢明，非乃生之漸也，尚或有
稱，而況乃生訓之以正道，其爲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
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於南郊。’明塚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
此則遠世之鏡也。”第三條是勸稼穡、擢人才：“暨於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
平以給之。”“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
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
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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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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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書》卷三五《崔浩傳》，第 ８１１—８１２ 頁。
《魏書》卷四八《高允傳》，第 １０６８ 頁。
第 １０６８ 頁。
③ 《魏書》卷四八《高允傳》，
第 １０６８ 頁。
④ 《魏書》卷四八《高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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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之情。”第四條論刑罰：“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
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聯繫當時現實，認爲：“誠
宜遠稽周典，近采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
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第五條言及君臣之間，不宜使用
酷刑酷獄，而應“行恩當時”“著長世之制”同樣徵引漢代之事，“昔漢文時，
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
君臣之義，不宜如是”。第七條是建議臣子應有三年喪假，其中同樣列舉了
漢代制度：“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
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
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 這篇上表，反映了李彪對漢代制度的熟悉。
這些研究應該是建立在對漢代歷史的整體研究上，而除了主要引據《漢書》
中漢初歷史的故實，也有 《後漢書》、《續漢書》作爲思想基礎，如論及章帝
即是。
北魏末年的崔光，適逢胡太后執政，因此多依漢典來應對政事，也反映
了他對《漢書》的全面研究。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
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崔光上《答詔問雞禍表》，以《漢書·五行志》之記載
爲準，羅列漢代有關故事，論證“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
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
也” 。崔光關於靈太后及其家族的尊謚，同樣是借鑒《漢書》，反映了他對
漢代王室的名號研究。《奏上太后母謚》云：“案漢高祖母始諡曰昭靈夫人，
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
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埽衛，以慰情典。請上
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户，立長丞奉守。” 崔光對漢代的研究和理解，
誠然同樣不限於《漢書》，他也經常引用《續漢書》。例如崔光《奏定五時朝
服》中，引用了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自漢逮於魏晉，迎
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
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爲允。”
長孫稚和祖瑩是向劉芳等傳統《漢書》學傳承者發起質疑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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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書》卷六二《李彪傳》，第 １３８３—１３８９ 頁。
《魏書》卷六七《崔光傳》，第 １４８８ 頁。
第 １８３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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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前人研究《漢書》成果的質疑，主要反映在禮樂方面。普泰中，前廢
帝詔録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營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 《上表乞
定樂舞名》，二人在表中反思了之前劉芳的禮樂改革：“時太常卿劉芳以崇
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
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争競紛綸，竟無底定。”“芳久殂没，遺文銷
毁，無可遵訪，臣等謹詳 《周禮》，分樂而序之。” 在這篇上表中，長孫稚全
面回顧了漢代禮樂的使用和對這些禮樂的定名，並提出了幾個漢代禮樂建
設的關鍵節點。最後得出結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
《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遥緬，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 《韶 》、周
《武》，魏爲《武始》、《咸熙》，錯綜風聲，爲一代之禮。”同時認爲應該規定好
樂舞使用的等級：“案今後宫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
爲紕繆。古禮，天子宫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
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
南北文化交融，爲北朝《漢書》學帶來了一些新變化，逐步過渡到純學
術研究中來。基於 《漢書》的小學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如 《顔氏家
訓》卷四《文章》、卷六 《書證》所列的部分内容，皆是有關 《漢書》之考證。
關於這一部分内容，陳君已經有充分論證 。從顔之推的意思來看，他認爲
北本《漢書》爲更優。然而很有趣的是，顔氏後人顔師古所用底本又是南朝
本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漢書》學在北朝末年學術性增強，而在實際政治
中的參考性質轉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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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朝文學的漢代傳統
《漢書》學之興的背後，是整個時代所嚮往的大一統之美。它已經上升
爲民族政權賴以自立的正統觀，本質上是北朝時代的意識形態。十六國政
《魏書》卷一〇九《樂志》，第 ２８３１ 頁。
《魏書》卷一〇九《樂志》，第 ２８３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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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陳君：《〈漢書〉的中古傳播及其經典意義》，
期，第 ５４—７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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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不斷向漢代復古和回溯，其本質是要確立本政權的正統身份，以及在北
方地區的合法統治。這種觀念幾乎會滲透到當時所有的文學創作中去。
北朝文學發展過程中所主動承續的傳統，是漢代傳統。從具體的方面來
説，北朝《漢書》學對於北朝文學的影響，主要涉及到兩個層面：一方面是
《漢書》本身對於史傳文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是《漢書》所闡釋的漢代文學，
這就包括《漢書》中所涵蓋的漢代文學家、文學作品等等。
從十六國時期到北朝前期，場合性文學和諷諫文學十分盛行，這與人
們的思漢之心頗有關聯。後趙咸康八年 （３４２）在青州發現一座石虎，被認
爲是“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的吉兆，於是群臣慶賀，“上 《皇德頌》者一百
七人” 。前秦時，梁熙遣使西域之後，朝獻者送來馬匹，“（苻）堅曰：‘吾思
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
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
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 。又如太元七年，“（苻）堅饗群臣於前殿，樂奏
賦詩” 。漢儒曾經定義的箴、賦之文體功能，在十六國時期獲得了延續。
苻堅時期的名臣趙整，擅作諷諫詩。“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趙
整“援情作歌二章以諷”：“不見燕雀來入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趙整上
《酒德歌》，諫止君臣飲酒 。其詩多爲四言、七言和雜言詩句，如果以西晉
的藝術水準來分析，並非佳作，且語意質樸，所使用的諸如浮雲、白日、伯勞
等意象，正是向魏晉時期詩歌特點的回溯。後秦也有諷諫之事，録於史册。
姚興“好遊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挻遂著 《豐草詩》以箴之，馮翊作 《德獵
賦》以諷 。在蜀地的成漢，文人龔壯托名應璩作《百一詩》，是譏切時事之
作，提醒統治者社會上存在“百慮一失”的情況 。十六國文人對漢代文學
傳統的偏愛，當然也有别的因素，比如保守的經學思想等，以及南北外交並
非十分頻繁，對於此時東晉發生的文學新變尚無真正瞭解。而對漢代歷史
中君臣相處模式的想象，大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因。而主於諷諫的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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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能够在十六國詩文中獲得進一步傳承，有它十分積極的意義，那就是
將詩學所傳遞的社會責任感繼承了下來，這也是構成此後北朝文學之“質”
的重要因素。
於是，直到北魏前期，一些詩歌類型仍然都停滯在東漢詩學的傳統之
中，與南方詩歌大異其趣。比如高允所寫的 《詠貞婦彭城劉氏詩》八首，皆
爲四言。詩中表彰曰“異哉貞婦，曠世靡儔” 。寫劉氏之情感，亦深有漢末
詩歌寫法的痕跡，十分含蓄，情、禮諧和，其情狀並没有逸出北人所能接受
的範圍。高允又有樂府詩 《羅敷行》，只是描寫羅敷之形貌。興膳宏認爲，
高允學了南方的歌詠，不過内容上只是歌詠其美德、婦容而已，完全不像南
方《桃葉歌》這種調情式情歌 。來自漢代的詩學，在十六國北朝前期相當
一段時期内都是被充分認可的。即便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開始學習南
朝的詩學，也仍然充分認可並尊崇這種詩學立場。而它在關隴地區尤其是
根基穩固，後來北周和隋代掀起的所謂 “復古”運動，也仍然是爲了向這個
傳統回溯。北朝政權的“復古措施”，不論是魏孝文帝或北周武帝，皆與其
漢化歷程、國家發展密切相關，即胡族政權如何吸收漢人的歷史記憶與文
化資源，建立國家體制。而對前代詩學偶像的選擇，也隸屬於這樣的易代
之變。
在十六國北朝前期的人們向漢代詩學回溯時，東晉進入了詩學傳承意
義上相對無序的時期：西晉時期的貴族式歌詠，在此時失去了它的土壤，能
够縱横才氣、調遣辭藻的才士，已經消失在動亂之中。從 《詩經》和建安以
來的文學所樹立的諸多前代詩學典範，此時被玄言詩人漠視了。因此，東
晉以玄言詩爲主的詩學，仿佛經歷了一次歷史脱軌。人們縱情山水，談玄
説理，自由地開創著新的詩歌類型。這大概與東晉政權政治權力分散，偏
安一隅，没有借勢於易代劇變，從主觀意識形態上有意形成具有高度凝聚
作用的集體歷史感有關。川本芳昭即提出，東晉是在爲劉裕所篡以後，纔
開始強化北魏的正統主張，産生以自我爲中心的“中華意識” 。所以，正統
論對詩學傳統的塑造之力，在這種反面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一二。
北魏前期文學，爲了潤色鴻業，有過一些應用文學和場合製作，但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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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水準不會高於十六國文學。從個人創作來看，更能看出此時文學發展的
一些特點。在北魏前期，有一些詩歌類型的創作，幾乎停滯在東漢傳統之
中，與南方詩歌大異其趣。高允所寫的 《詠貞婦彭城劉氏詩》八首，皆爲四
言。“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以事見法。劉氏
在家，忽形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終。時人
比之秦嘉妻雲，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乃爲之詩 ……” 高允在詩中表彰
曰“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其中寫劉氏之情感，寫法深有漢末詩歌的痕跡，
十分含蓄，情、禮諧和，如：“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
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 這些語句並没有逸出北人所能
接受的範圍。高允又有樂府詩 《羅敷行》，其中的語句，都是描寫羅敷之形
貌：“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羅敷。巧笑美回盼，鬢髮復凝膚。腳著花文履，耳
穿明月珠。頭作墮馬髻，倒枕象牙梳。姌姌善趨步，襜襜曳長裙。王侯爲
之顧，駟馬自踟躕。”興膳宏認爲，這是學了南方的歌詠。但是從其内容來
看，仍然是相對嚴肅的，也並不誇張。縱然是同爲歌詠婦女，其詩歌趣味與
南朝同類詩歌中的趣味很不同。曹道衡曾分析説，北方作爲宗法社會，不
會允許調情式的男女情歌出現，因爲那很可能造成對親族之間關係的刺激
和破壞。在禮法爲大的北方鄉里宗族社會，是不可能以《桃葉歌》這類民歌
背後的男女事件爲佳話的。北人歌詠婦女，仍然歌詠其美德、婦容而已。
興膳宏在《北朝文學的先驅者———高允》中，分析了高允兩首詩的聲律之
後，認爲它在聲律上受到了永明體的影響：這裏也可以看到在第一句句末
與韻字聲調相同的字。由於傳世資料稀少，有所謂 “管中窺豹”之難，但似
乎可以説：“高允相當自覺地避免了上尾之病。如果大膽地設想的話，在五
世紀半南齊永明年間沈約、謝朓提倡 ‘永明體’新風時，上了年紀的高允雖
然遠在北地，卻也很快察知了動静，並且表現了自己的關心。” 然而，從史
實上看，來自鄉里社會的高允居住於平城，他似乎並没有直接獲得來自於
南方的消息。他如果在詩歌中確實有一些避免四聲八病之處，也很難説，
這是一種“自覺”的行爲。
北朝時代，人們對班固及其《漢書》有著全面的新的體認。李彪上書請
①

②

③

《魏書》卷九二《列女傳·封卓妻劉氏傳》，第 １９７９ 頁。
《魏書》卷九二《列女傳·封卓妻劉氏傳》，第 １９７９ 頁。
彭恩華譯：《六朝文學論稿》，第 ３７４ 頁。
③ （日）興膳宏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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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國史，接續《國記》，所請之辭中對班、馬尤爲推崇：“暨史、班之録，乃文窮
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
風，美類三代，炎□□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干，咸有放焉。四敷贊
弗遠，不可力致，豈虚也哉？其餘率見而書，睹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
往來焉。”“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
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静處，綜理國籍，
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啟大録，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
則期月可就，遠也三年有成，正本藴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 。至北齊，崔
“昔有班固，今則魏子” 。
9 吹捧魏收，
北魏人對漢代文學家的體認和評價，可以常景爲代表。常景同樣是對
《漢書》十分熟悉的：“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
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在這種知識結構之下，他創作了幾首
關於漢代文學家的詠史詩：
①

②

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
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托意以贊之。 其贊司馬相如曰：“長卿
有豔才，直致不群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
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贊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
干青雲。明珠既絶俗，白鵠信驚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 空枉
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贊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静，立志明霜雪。味
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説。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
陵玉徹。”其贊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絶後彦，覃
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這幾首詠史詩的讀者，應該是當時北魏一個漢族官僚構成的文學群
體：“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 常景
選擇這幾位西漢文學家加以歌詠，當是順應當時承襲漢代傳統的時代
氛圍。
③

《魏書》卷六二《李彪傳》，第 １３８４ 頁。
《北齊書》卷二三《崔9 傳》，第 ３３５ 頁。
皆見於《魏書》卷八二《常景傳》，第 １８００—１８０８ 頁。
③ 以上常景相關資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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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興起以後，這座故都再次成爲聚攏士人的平臺。這些士人，其實
在一定程度上將開始重複漢代末年鄉里士子來到都城之後的心理過程。
但是此時他們面對的洛陽，其實遠比漢代的洛陽要複雜得多。這表現爲洛
陽此時處於一個南北對峙的歷史背景中，南北文化交流，以及洛陽城中的
胡漢關係等等，都將參與重塑鄉里士人的文化價值觀念。而曾經長期身處
“鄉論”社會中的文人，在此時則開始要面臨城市生活中文化價值觀念的巨
大衝突 。這種衝突之下，産生了一些與這種矛盾相關的作品，這些作品往
往是對於現實的深刻反思，深刻反映了當時鄉里士人的思想世界。魏末之
後，洛陽再次成爲兵家反復争奪之地，政局動盪，戰争衝突此起彼伏，“刑杲
起義”、“河陰之亂”、“元顥入洛”等事件依次發生。文人在動盪時期的政
治遭遇更爲撲朔迷離，對於人生進退，個人感受十分複雜。而他們所回溯
的文學傳統，因於洛陽的故都性質，而頗有向東漢靠近的傾向。
李諧《述身賦》即建立在將洛陽生活擬於東漢洛陽的情懷之上。李諧
的這篇賦作，全面總結了他在洛陽生活中的經歷和遭遇，全篇賦作的基調，
頗類似漢末士人的失志之賦。這種“述身”賦，其實和後來顔之推的 《觀我
生賦》有一定的相似性，具有很強烈的自述性，其中也有較多反映當時社會
實況的内容。而這篇賦在藝術上則反映了北魏末年賦作駢儷水準的提高，
語言明白簡潔，無玄虚深奥之故實，文意貫通，句式多爲四六，非常工整。
李騫的《釋情賦》，同樣提到了洛陽城中的文人群體生活，而他的寫作初衷，
並不是爲了描寫個人在這種都城生活中的體驗，而是著眼於還原當時這座
城市的繁華。其中提到的“各笑語而卒獲，傳禮義於不朽”就是指當時的禮
樂制度改革之人才，對於洛陽禮樂文化的重建，這段文字顯示了當時洛陽
文化的一片繁榮氣象。但是，在這篇賦作的結尾，同樣提到歸去之意，“思
散發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樸”，“放言肆欲，無慮無思。何鷦鷯之可賦，鴻鵠
之爲詩哉！”這種結尾和李諧《述身賦》中的結尾其實是不同的，它並不是基
於身世之感，而更像是一種模式化的結尾。李騫對於洛陽的真正感情，可
以在他的另外一首詩《贈親友》中得到參證。李騫離開洛陽之後，對於洛陽
的一切仍然頗爲留戀，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詩歌中提到自己在外地
居官是：“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侣浴浮還
①

①

拙論《“鄉論”社會與十六國時期的基本文學價值觀念》，載於《文藝理論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８—７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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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孤飛息且驚。三褫俄終歲，一丸曾未營。” 這種情況在袁翻的 《思歸
賦》中同樣出現 。從今天的賞讀角度來説，文人描述自身政治遭遇之不
平，似乎是十分常見的主題，但這種自覺的個人詠懷在魏末的出現，其實反
映了當時文學發展的生機。在充滿矛盾感的現實背景之下，當時的文人能
够對個人遭際加以咀嚼並賦之於文學表達，這種行爲，其實遠遠超過了北
魏前期文學承擔諷諫功能時候所表現出來的藝術水準。這種文學作品得
益於文人在具有落差感的兩種社會環境中生活所獲得的基本經驗。曹道
衡評價説：“袁翻的《思歸賦》則風格酷似南朝的鮑照和江淹，已有綺豔的色
彩，音節也顯得和諧流暢，在北朝賦中較少見。但因爲過於模仿江、鮑，總
不免使人感到缺乏獨創性，只是一種因襲模擬之作。” 曹道衡所説的“因襲
模擬”指的正是此時的北朝文學仍然停留在一些舊傳統中。
①

②

③

結

論

綜全文所述，從十六國至北朝，《漢書》在北方地區廣爲流行，影響深
遠。《漢書》學的成果，浸潤在當時的政治實踐與社會生活之中。雖然史書
所載的北朝《漢書》學著作數量不及南朝，但並不能以此否定北朝《漢書》學
的地位。北朝《漢書》學參與了北魏以後大一統思想的塑造，而且也從各個
方面豐富了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是促進民族融合的重要學術力量之一。而
且，北朝文學的發展，也隸屬於人們所主動選擇的漢代傳統。南北文學的
特色區分，並不只是文學發展的客觀之力所形成的結果，其實也與北方地
區人們在特定的歷史、政治環境下主動向漢代傳統的追溯有關。本文限於
學力，從面上指出了這些情況，具體細節將來尚有待深入開掘。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魏書》卷三六《李順傳附希宗弟騫傳》，第 ８４０ 頁。
《魏書》卷六九《袁翻傳》，第 １５４０ 頁。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版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０７ 頁。
③ 曹道衡：《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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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Ｈ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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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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